
看著黑板上寫著自習，佐藤秀一的腦袋陷入了停擺狀態。照課表來看的話，這節課應該是英文

才對。熟悉的老師會在講台上用有些冰冷的聲音教課，給學生佈置雖然繁重但還不至於超出

能力範圍的功課。今天一整天都跟平常沒什麼不同，他原本是這樣覺得的，一直到在上課鐘響

起之後，那個總是在上課鐘響前就會到教室、打開點名簿、決不會讓任何學生有機會遲到的英

文老師都沒有出現，他才察覺到了好像是哪裡不對勁。 
 
接著門被拉開，他們的班主任匆匆走進教室在黑板上寫了些字後轉過身對講台下的學生說，

今天老師因為生病所以臨時不能來，讓他們乖乖的待在教室裡自習。自從那一節課開始，接下

來一整天佐藤就像是失神一樣，不管做什麼都一副漫不經心，打不起精神的樣子，但放學時間

一到卻又比誰來跑得快，一轉眼的時間就已經從學校中消失了。 
 
放學的少年連制服都沒有換掉，就直接跑到了打工的餐廳。踏進餐廳的大門，快步的走到了舞

台附近，誰也不在。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那人連學校也沒去了。少年這樣想著，然後

垂頭喪氣地走到了吧檯前，對著裡面的人說：「杰納斯大叔，你知道宵的住址嗎？」 
 
＊ 
 
見到穿著學生制服的吉他手，大叔露出古怪的表情：「佐藤醬？⋯⋯我還以為你是來幫宵醬代班

的呢。」話到後頭無奈地笑了笑，將桌上冒著煙的紅茶倒入溫牛奶，輕輕推向少年。「你想找他

是嗎？」 
 
幾天前才聽到八卦的老黃，說有其他餐廳想邀請舞台上的兩人去演出，宵一口答應了，畢竟那

不只是有幾個星級，在美食雜誌上亦好評連連，就算廚房裡的兩人想潛入考察也訂不到位。即

使如此，對料理有些自負的廚師們，也免不了見面就虧幾句，直到昨晚下班都還開著宵要帶著

佐藤一起跳槽的玩笑，今天早上收到的簡訊卻令杰納斯頓時笑不出來。 
 
「那倒霉的傢伙，偏偏這時候被傳染到流行性感冒，現在連聲音都發不出來。」杰納斯壓低著音

量，寬大的手掌在脖子前隔空掐了一下，比手畫腳地不知道少年能聽懂多少，他皺起眉間嚴肅

地說：「總之，佐藤醬自己要小心，他絕對不想讓你也被傳染。」隨手抽起剛出餐的點單，在空

白的背面簡略地畫上地圖，一格一格的方塊中有一道拱門橫跨在寬大的路上，盡頭的街區被

標注了八分音符，一旁寫著樓層和房號。 
 
「不過也只有佐藤醬能去探望他了，祝你好運。」 
 
＊ 
 
「唔、那麼嚴重？說的也是，所以才沒去學校啊⋯⋯」佐藤一邊回應杰納斯的話，一邊接下對方替

自己畫好的地圖。雖然沒有些出路名，不過憑著上面畫出的特徵應該還是找得到地方的。「不

過不用擔心啦，我的身體很好，不怎麼會生病的。」 
 
少年把地圖折起來後放進口袋裡，然後把推到自己面前的紅茶一口氣喝完。放下杯子的力道

雖然不大，但是也足以發出了清脆的碰撞聲。這時候的少年看上去心情並不是很好，他看著舞

台的方向輕聲唸了句：「連這種事都瞞著我⋯⋯」隨後又立刻恢復了笑容，對吧檯裡的人說：「謝

謝你告訴我這些，紅茶很好喝⋯⋯啊，還有我能普通的說英文的這件事，之後別告訴宵喔。」說

到最後一句，少年露出了帶有些調皮在內的笑容，接著就立刻揮揮手跟人道別，跑出餐廳。 
 



有拱門的街道，應該是位於住宅區的公寓，他是否該慶幸還好有個明顯的目標讓他開始找路。

雖然迷路花了一點時間，中途去了趟超市買探病用的東西，但在抵達地圖上的地址時太陽還

沒西沉。佐藤來到了地圖上所寫的樓層，一次又一次比對眼前的號碼跟紙上的號碼是一樣的

後才按下了電鈴。 
 
＊ 
 
寂靜無光的室內，男子聽見門口傳來突兀的電鈴聲，被窩裡的那人意識朦朧地伸手按開自己

的手機，確認不是預設鬧鈴的聲音，他戴上床邊的細框眼鏡，便將還發著光的螢幕放回枕邊。

即使睡了大半天，不具名的疲倦彷彿還在纏在手腳上，他無暇打理自己，只管拖著沈重的腳步

從臥室緩緩走到大門邊。 
 
佐藤？從貓眼看見的身影熟悉得像是幻覺，男子揪緊眉間，將門推開一條細縫，明明在每個白

天都晃過眼前，穿著學生制服的少年站在家門口卻像是夢境那般離奇，哪怕夕陽在佐藤的臉

上勾勒著金色的邊，他也只是愣愣地看著，混沌的腦子還無法正常地思考，玻璃鏡片底下的眼

神瞥見那張紙條，男子蒼白的臉色更像泛著青。 
 
「⋯⋯。」緊皺著眉的他張了張口，卻發不出半點聲音，琥珀色的眼神帶著幾分怒意和自責地撇開

，最後還是拉開了門，示意讓少年進屋。 
 
＊ 
 
看著宵的臉，少年的表情明顯透露出擔心，卻又有那麼一點的不悅在其中。就算如此，他也什

麼都沒有說的踏進門內，一直等到門被關上之後才開口：「就算有什麼想說的也等你先把病養

好，等你可以好好講話之後要說教還是要怎樣都可以。」 
 
＊ 
 
他按開玄關的開關，白光燈管照亮陳設簡單的客廳，電視櫃裡密密麻麻的音樂專輯透露了男

子的喜好，原本放在餐廳舞台上的吉他，被重新擺在沙發的一旁，牆上除了掛鐘以外還貼著印

有一排月相變化的長條海報，充當餐桌的茶几上則是堆著幾疊考卷和參考書。相較充滿生活

感的客廳，轉角的開放式廚房乾淨得像是昨天才安裝好，流理台上只有手沖咖啡組和熱水瓶。 
 
男子搓了搓少年的頭髮，指向客廳的沙發，便走向後方的房門內。沒過多久，他戴上口罩，拎

著筆記本和鋼珠筆出現，男子在沙發上縮起膝蓋寫字，皺著眉頭吃力地想讓昏沉的腦子運轉

起來，他斷斷續續地寫著幾個單字和符號，想大致上交代自己的病況。發燒、發冷、喉嚨痛被

圈在一起，頭痛則被畫了個滿分的花丸，一旁寫著止痛藥。 
 
把筆記本交給佐藤之後，自己又去房間裡拿了條毯子出來，縮在沙發上靜靜地看著少年。 
 
＊ 
 
看著筆記本上的字，少年沒有多想的拿出手機，鏡頭對準了上面的花丸之後快門聲立刻響起。

「做個紀念，我也想被畫花丸。」少年很快地補上一句解釋，然後才認真看著筆記本思考：「喉嚨

痛的話⋯⋯粥應該會比較好吞吧，發燒的話我有帶一些退熱貼來，嗯⋯⋯」說到這裡，少年看了眼

廚房，雖然乾淨歸乾淨，但有沒有廚具倒還是個問題。 



 
在這時，少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一樣的，把手伸進他帶來的塑膠袋裡摸索，最後拿出了一罐

液體。「總之，」少年用輕快的語調說著：「做為宵什麼都沒有跟我說的代價，我幫你準備了感冒

糖漿。」天藍色的雙眼眯了起來，緊盯著那個在沙發上縮成一團的人，「這個很有效喔，如果你

拒絕我的話我會很傷心的。」 
 
＊ 
 
看見藥瓶，本來虛弱的那人更是面如死灰地倒向沙發椅背，無論多苦的藥丸他都願意吃，唯獨

那為了掩蓋藥物的苦味，被製作得甜膩的感冒糖漿，那種極端的味道他向來敬謝不敏，如今卻

沒有拒絕的餘地。 
 
披著毯子的他拿起筆記本，在新的一頁低頭寫著「對不起，謝謝你的感冒藥。」琥珀色的視線仍

低垂著，他悄悄地瞄了佐藤一眼，筆尖回到空白的一角「在那之前，想吃佐藤做的飯，可以

嗎？」或許是拿在手上書寫的關係，有失平日工整的字體愈寫愈小。 
 
把筆記本重新交給對方之後，男子逕自走向廚房，從壁櫥裡拿出簡單的廚具和鍋碗，光滑的表

面僅有幾道細微的刮痕，與總是用來沖泡麵和咖啡的熱水瓶，和加熱食物的微波爐相比，看得

出它們鮮少被使用，所幸冰箱裡除了麵包還有小包裝的米，但也沒有更多食材了。 
 
＊ 
 
「唔，雖然我想說可以，但除了米之外什麼都沒有啊，比我想的還糟糕。」打開冰箱掃了眼裡面

的食材後，少年的語氣當中帶有明顯的苦惱。「我去附近的超市買些東西，宵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很快就會回來。」 
 
佐藤看向一起站在廚房的人，輕輕的笑了笑：「還是宵有什麼特別想吃的？病人說了算，除了

不想喝感冒糖漿之外的請求我都會聽喔。」 
 
* 
 
男子平時就吃得少，生病的他更是沒有食慾，本想煮個粥就打發掉這餐，思考普通的民生問題

此時卻對昏沈的腦袋有些難度，所以他乾脆地搖了搖頭。玻璃鏡片映著少年熟悉的笑容，熟悉

得令人感到安心，彷彿沒有多餘的力氣思考，男子連著身上的毯子輕輕抱了上去，寬大的手順

便揉了揉佐藤的棕髮，才滿足似地鬆開對方，口罩遮去了大半表情，鏡片下的琥珀色眼瞳笑得

溫柔。 
 
他輕拍了下少年的肩，便前去為對方打開玄關的門，停頓了會便從鞋櫃裡拿出另一把鑰匙交

給少年。 
 
＊ 
 
看著被交到手上的鑰匙，少年愣了一下，然後才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開心地抱住了男子

，繞到對方身後的手輕拍著對方的背：「好啦，宵快去休息啦，先睡一覺也好，等到飯做完了會

再叫你起床的。」說完，少年有些不捨得放開了對方：「那我出門了。」 
 



少年踏出了門，在門關上之前又回過頭向在屋子裡的人揮手，這才照著當初來到這裡時的記

憶離開，尋找距離最近的超市。 
 
＊ 
 
關上門後，他去浴室洗了把臉，試圖用冰水令自己打起精神，像昨天晚上一樣坐回沙發和茶几

之間，撐著還有些熱度的前額繼續批改學生們的考卷，但改不了幾份，數著扣分的心算又出了

錯，還是只能如佐藤所說的躺回床上休息。 
 
男子將茶几上的考卷和參考書在手上抱成一疊，走進公寓唯一的臥房，他該慶幸明天又是週

休日，足以好好消化未完的工作，卻免不了又擔心起幾天後的演出，要因為「歌手突然感冒了」

這種老套的藉口而變卦，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只能當作被開了天大的玩笑，雖然殘酷，但區區流

感，總不可能真的讓他病到音咲祭，躺回床上的男子這麼想著，否則那將會是更殘酷的事。 
 
＊ 
 
一段時間過後，門被悄悄地打開。拎著被裝的滿滿的購物袋，少年放輕腳步走到廚房。他把會

用到的材料通通擺到了流理台上，一項一項的開始慢慢處理食材。切菜聲、煮水聲和偶爾會傳

來的，少年的自言自語聲，原本寂靜的空間突然之間變得熱鬧了起來。食物的香氣自廚房開始

飄散，佈滿了客廳。 
 
把在鍋中的粥盛了些出來到碗裡後，少年端著碗在客廳繞了幾圈，最後還是把碗放到了茶几

上，自己則是站到了除了浴室之外唯一的那扇門前，簡單地敲了兩下房門後站在外面說：「宵，

飯煮好了⋯⋯你要在房間裡吃嗎？需要我端進去給你嗎？」 
 
＊ 
 
男子從夢裡醒來，聽見和夢中那人一樣的聲音，才知道剛才腦海浮現的畫面不只是夢境，而漾

起淺淺的笑。他在漆黑中敞開房門，料理的淡淡香氣隨著光線滲透進來，鏡片後的那雙琥珀色

眼睛倒映著門外的少年，這副景象幸福得不太真實，但光是如此就令人心滿意足了。男子回應

著：「⋯⋯。」雖然疲勞被來人驅散了大半，喉嚨卻只能發出細微的摩擦聲，他嘆了口氣，如果不

是感冒就好了。 
 
寬大的掌心取代答謝似地，輕輕撫著佐藤頭上的髮絲，暫時用來交談的紙筆被他忘在茶几，於

是無法出聲的男子摟起少年的肩，慢慢地走回客廳，把人安在沙發上。 
 
＊ 
 
被帶到沙發上坐好的少年明顯是沒有反應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是又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頭

，露出了傻笑，然後伸手環住男子的腰，整個人緊貼在對方身上，看來是完全忘記了來到客廳

的目的。 
 
「宵還是很不舒服？該不會在我出去的期間沒有好好休息吧？」雖然是看似開心的抱著對方，

但是佐藤還是忍不住的唸了幾句：「如果不多休息趕快好起來，我會很困擾的喔，因為這樣就

聽不到宵的聲音了。」 
 



＊ 
 
男子對黏著自己的熱源滿意地眯細了眼，手就要伸向茶几上的熱粥時，指尖因為少年的話心

虛地頓了頓。雖然一開始不願意讓佐藤冒著被感染的風險來探病，但見到人之後又開心得睡

不著覺，這種彆扭的心情，還好啞著嗓子的現在不必說出來，男子如此慶幸地想著，另一隻手

只是順了順少年的後腦。 
 
但他也沒打算一直抱病取暖，男子勺起碗裡的粥，米飯被佐藤煮得軟而不爛，連蔬菜和魚肉也

入口即化，雖然調味比一般的料理來得清淡，那大概是顧慮到病人的關係，不油不膩地正好符

合男子現下能接受的味道。或許是熱粥不怎麼需要咀嚼，也不見男子大口吞嚥，但這大概是他

在少年面前吃得最快的一次。 
 
再來一碗。男子雖然想這麼說，但這句話還是留到能夠說出口之後，少年會更開心吧。於是他

放下還有些餘溫的空碗，悄悄嘆著氣，便朝佐藤攤開手掌。 
 
＊ 
 
「嗯？吃完了嗎？」注意到見底的碗，對於碗裡的比預想中還要快被清空這件事，佐藤顯得有

點驚訝，這才放開了宵，然後把被擺在一旁的筆記本和筆放到那隻向著自己攤開的手：「有什

麼事先寫下來吧，我再去幫你盛一碗。原本還擔心宵會沒有胃口呢，哈哈，太好了。」 
 
看到自己做的食物被吃個精光，少年滿意的笑著。他其實都已經做好了會剩下很多的心理準

備，不過這樣看來倒是不需要去考慮剩下的食物該怎麼辦。少年端起桌上的碗，在走到廚房的

同時還哼著歌。當他再次回到男子身邊時，手上的碗有著跟上一碗相同份量的食物。他把粥放

到了桌上，接著很自動的又黏在男子的身旁。 
 
＊ 
 
看著被交到手上的筆記本，男子又笑了笑。沒有被如他所願地被塞上那瓶感冒糖漿，不知道佐

藤只是開心得忘記了，還是單純地想知道自己的想法。男子熟練地轉了轉筆，望向落地窗外的

夜不知何時深得和窗簾一樣的黑，隨後一瞥牆上的時鐘，才驚覺已經快過了末班電車的時間，

印象中少年的住處離這裏有些距離，他在空白的邊角推算著交通時間，猶豫了會，最後筆尖緩

緩地在紙上寫著字句。 
 
「可以吃感冒藥了。」一如男子白天的板書那樣端正的筆跡，被攤在少年面前「還有，佐藤今晚

要留下來嗎？」他的臉隔在薄薄的筆記本之後，發燒的症狀突然發作似地，只有臉有點熱。 
 
＊ 
 
「可以留下來嗎？」看到筆記本上的字，少年明顯露出了期待的表情：「那我先跟家裡說一聲！

要留下來！」 
 
少年迫不及待的拿出手機，卻在看著手機螢幕幾秒後把手機放到一旁：「不過在那之前要先吃

藥呢。」少年的手上沒了手機，取而代之的是那罐他在剛來到這裡時就給宵看過的藥水。拿著

感冒糖漿的少年露出笑容，對著宵說：「宵自己都說要吃藥了，應該做好心理準備了吧？來，拿

去吧。」 



 
＊ 
 
男子接過那瓶感冒糖漿，走向流理台替自己倒了杯水。和在口中化開時會散發強烈苦味的藥

丸不同，半稠的焦糖色液體從瓶口就飄出淡淡甜味，幸好瓶身上的標籤說明一次只需服用約

四分之一的份量，他一點不想都不想多喝，於是冰涼的口抵著雙唇，緩緩地傾斜著藥水瓶，直

到糖蜜般的藥水悄悄溜進齒間，濃厚的甜味沒有掩飾藥物的苦，複雜的味道在嘴裡流動，男子

僵著表情，抓起準備好的水杯灌了一大口。 
 
似乎是把水喝得太急，男子別過臉去猛咳幾聲：「咳、咳⋯⋯好甜！這是用什麼做的啊！」皺著眉

頭的他忍不住一邊抱怨，一邊惱怒地盯著藥水的成分說明，內容除了天然藥草和化學藥物以

外，還有大量的蜂蜜，但無論如何那味道他真心不想再嚐一次，又再把杯裡剩下的半杯水喝

完。 
 
「⋯⋯咦？喉嚨⋯⋯」他的聲音略顯低啞，卻不怎麼痛了。 
 
＊ 
 
「說過了吧，很有效的。」少年一臉得意，接著伸手揉了揉宵的頭，就像是對方平常會對他做的

那樣：「乖乖喝下去的宵也很了不起，不然就這樣吧，如果宵答應我在感冒好前都會好好喝藥，

我就實現你一個願望……啊，除了英文考一百分那種願望，不管什麼我都會聽，好嗎？」 
 
少年說完後起身，再幫因為感冒糖漿而變得臉色難看的人倒了杯水，然後就又黏到了男子身

旁：「不過久違的聽到宵的聲音，第一句竟然就是抱怨，真掃興。」 
 
＊ 
 
頭頂突然傳來的觸感像是被安撫了一樣，男子有些彆扭地坐上沙發，看來他的味蕾還是逃不

了被感冒糖漿摧殘的命運，至少他還能在下次服藥之前，再多吃幾口佐藤做的粥。如此想著的

他便把藥瓶放在一邊，捧著碗又一口一口地治癒自己的味覺：「那個藥味道太奇怪了，果然還

是佐藤做的料理比較好吃。」 
 
碗底又被天花板的燈照得光亮，他放下空碗低聲的說：「願望啊⋯⋯如果可以每天吃到佐藤做的

飯就好了。」隨後又想起什麼似地，轉頭朝向身邊的人：「啊、不知道這種願望會不會許得太早

呢？」鏡片下的琥珀色眼瞳少了白天的銳氣，只是笑得溫柔。 
 
＊ 
 
「那、那個是、那個，每天做菜是⋯⋯太早了！這種話還太太太太早了！」這下換成那個一點病痛

都沒有的少年有了類似發燒的症狀，會意過來得他滿臉通紅，雙頰的熱度感覺起來上升了不

少，就連說話也都結結巴巴的說不好。 
 
那杯原本是倒給男子的水反而被少年搶去一飲而盡，喝完水的少年則是做著深呼吸，等到不

再那麼慌亂後，他才小聲的說了句：「如果是便當的話，偶爾還是能做給你吃啦……」 
 
＊ 



 
男子見狀笑得眯細了眼，不變的依舊是那企圖憋著的悶笑聲，喉嚨亦是感到搔癢地令他輕咳

了幾聲，「偶爾也行，那我就好好期待中午的便當囉。」他的手臂輕巧繞過佐藤的腰際，本來想

一把抱起對方，雙手卻使不上力地只好摟著，側臉靠向少年的肩窩蹭了蹭，男子用低啞的嗓音

說著：「謝謝你呢⋯⋯佐藤。」 
 
像是貪圖那人的溫度，他漸漸地倚在身形比自己來得纖細的少年身上，悄悄嗅著對方的氣味，

髮絲還殘留在料理時的香氣，「本來怕你被我傳染，才想瞞著你的。不過，佐藤來了真是太好

了。」男子說完，才把臉稍微抬起：「所以如果佐藤也感冒了，就換我負責照顧你吧。」 
 
＊ 
 
「唔，那就可惜了呢，我很想讓宵來照顧我，但是我又不怎麼感冒的。」少年的語氣聽起來就像

是在懊惱為什麼自己很少生病，隨後卻又輕輕地笑了幾聲，用著開玩笑的口吻繼續說下去：

「不過我如果幾天後感冒了，那應該是宵傳染給我的吧，這樣宵確實要負起照顧我的責任呢。

但是不要因為想要讓我感冒就故意想辦法把感冒傳染給我喔。」 
 
說完這句，少年稍微轉過頭，迎上那雙琥珀色的眼。對少年來說，雖然這雙眼看過的次數也不

少，但是這麼近距離倒是第一次，以往就只有在學校會看到的顏色，今天就出現在離自己距離

那麼近的地方，倒還真的讓他有些不習慣，還有一些新鮮感。除此之外，不知道是因為生病還

是其他原因，宵比以往還要親密的舉動也讓少年覺得新奇。至少在這之前，像這樣抱著人都是

少年在做的事情。 
 
「我也覺得我有來這一趟太好了。」在盯著對方幾秒鐘之後，少年才緩緩地開口：「以後如果再

發生這種事，不准瞞著我喔，不然我會生氣的。」 
 
＊ 
 
「哼、佐藤不是說過自己不會感冒的嗎？這種程度哪有辦法傳染給你啊。」男子輕笑一聲，語調

低沈慵懶地像是要睡著了。雖然少年身體健康的程度，大概是在下雪天裡吃下兩杯聖代都不

會著涼，但如果哪天活潑的佐藤也喉嚨痛得說不出話來，即使還有吉他的聲音，那一定會安靜

得令人感到寂寞吧。 
 
如此想著的男子摘下眼鏡，他在喉間低聲回應著，再度把臉蹭進少年的肩窩。生病時感受的痛

苦因為只發生在自己身上，即使吃了藥，等待康復的期間依然相當煎熬，但如果身邊有熟悉的

人可以給予溫暖，那走在風雪之中也不會覺得過於寒冷，男子遠在他鄉的親人大概也是這麼

想的，才有辦法在長年臥病之下還偶爾露出幸福的模樣。 
 
沈默之中他的呼吸趨緩，突然身子一震地拉開和少年的距離：「太溫暖了不注意就⋯⋯時間不早

了，佐藤還是先打電話吧。」說著男子便煞有其事地收拾起茶几，拿了乾淨的碗又從鍋裡重新

盛給了少年，說著「別忘了自己的晚餐啊」之後便匆匆走進臥房，從衣櫃裡翻找一套換洗衣物

放到浴室，看似忙進忙出的為對方做過夜的準備。 
＊ 
 



「知道啦，剩下的事我自己處理就行，宵你先去休息吧。」看男子忙進忙出的，少年只是坐在原

地笑了笑。雖然如此，但當男子走過他面前的時候，他還是伸手拽住對方的衣角，「還有，那個

……溫暖的話，晚上睡覺要抱著我嗎？」 
 
殘留在肩上的是屬於對方的體溫，剛才像那樣和男子靠在一起，少年不得不承認他也差那麼

一點就要睡著了。無可否認的，少年只是單純的迷戀來自宵的熱度，卻又說不出口，最後就拿

剛剛聽到的話當做擋箭牌。 
 
＊ 
 
那聽來像是勾引的話，被還穿著學生制服的少年說出口時，男子當機似地停頓了會，淺淺地吸

了口氣，才以稍冷的指尖抹著鏡框下的臉，掌心遮著大半表情，他試圖將剛才不知從何竄起的

溫度退去。「這種話別亂說，太危險了。」男子搓揉著對方天真的腦袋，一邊重新扶正眼鏡。 
 
「不過這裡也沒別的房間了，不介意的話⋯⋯我的床上還有空位。」或許是喉嚨尚未康復，又或是

難以為情，男子的聲音低啞得斷斷續續。離開客廳前他拎起茶几上的感冒糖漿，有了前一次的

經驗，這次他閉著呼吸，很快地吞下那一口糖漿，再面有難色的配下兩大杯水才沖淡口中的甜

膩。看著只剩下半瓶的藥水，倒令他有點欣慰。 
 
「那就這樣，佐藤要進來睡覺的時候再關門吧。」說完他擺了擺手，便鑽回房門內，也沒在客廳

留下任何可以當作棉被或毯子的布料。 
 
＊ 
 
等到宵回房間之後，佐藤才開始聯絡家裡關於外宿的事。只是簡單的交代自己在哪過夜，電話

那一頭的人就很乾脆的說了句知道了，別給人添麻煩後就掛斷通話。這樣的放任大概是件好

事吧，至少不需要想一大堆理由來解釋。少年這樣思考著，然後才走進浴室，脫掉穿了一整天

的制服，把整齊的疊在一旁後才準備開始淋浴。 
 
水聲自淋浴間傳出，任憑水灑落在身上，少年看著擺在一旁的洗髮精和沐浴乳陷入了猶豫。毫

不意外的跟自己是用不同品牌，所以理所當然的，「是宵的味道⋯⋯」倒了點洗髮精在手上，少年

聞到了洗髮精的味道後輕聲的說了一句。隨後又像是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一樣，慌張地甩甩

頭，把剛剛那奇怪的降法驅逐出腦袋後才開始在自己的頭髮和身上胡亂抹出泡沫，手忙腳亂

地把全身沖乾淨，接著才稍微冷靜下來的套上宵替他準備的衣服。 
 
當少年再次出現在男子面前時，淺褐色的頭髮上還帶有些水珠，對少年來說稍顯大的衣服就

像是在掛身上一樣鬆鬆垮垮的，感覺上只要好動的少年不安分下來就隨時有可能掉下來，而

少年對這點就像是有自覺一樣，站在男子的門口，用著帶有些微困擾的語氣問：「宵，沒有比較

小一點的衣服嗎？」 
 
＊ 
 
房裡的人在床前點著檯燈，聽見少年的聲音才將視線從書頁上移開，他有些驚訝地挑起眉：

「太大了嗎？那還是我高中時的衣服呢。」男子當然沒有更小的衣服，那些通通留在故鄉的老

家了。他起身在衣櫃裡又是一陣翻找，最後從底層抽出一件有綁帶的學生運動褲，口袋那側繡



著的音咲高中校徽還沒被洗到褪色，男子穿著的時間不長，卻在衣櫃裡保存至今。「這條褲子

應該也有點大⋯⋯不過綁緊的話就不會掉下來了。」 
 
他將運動褲遞給少年時，順帶朝那頭還滴著水的髮絲覆上了毛巾：「就算佐藤不容易感冒，也

不要想辦法感冒啊。」男子說著，在少年的頭上揉了幾會，不讓人看見自己有些惱怒的表情。 
 
＊ 
 
「唔，我才沒有想辦法感冒⋯⋯」雖然他本來就沒有立刻把頭髮擦乾的習慣，但此時他也不能說

他不是故意的，才顯得他這時候的反駁有些無力。「反正我就是長的小隻，衣服才會太大件。」 
 
少年低著頭，手上緊緊抱著新拿到的褲子，臉上的表情盡是苦悶。先不說那不管怎麼努力都追

不上的年齡了，這樣下去連身高的差距也是越來越明顯。少年從垂在自己眼前的髮絲縫隙間

看到了面前的人，最終還是開口問：「宵會比較喜歡長的高的人嗎？」 
 
＊ 
 
他輕蔑地一笑：「哼、比如杰納斯大叔嗎？這算什麼問題啊？我喜歡的是人，又不是身高。」語

調愉快地說著，又把毛巾掩向對方的瀏海，盯著髮絲上濕潤的光澤細細擦拭著，「⋯⋯不過要是

我喜歡的人，哪天能追上我的身高也不錯吧？」男子彎身湊近少年的臉：「你看、這樣就可以很

近地看著你了。」他的手指輕輕撥開對方的前髮，琥珀色的雙瞳對上少年的臉，兩人的距離彷

彿能觸及彼此的呼吸。 
 
男子知道眼前的少年還會不斷成長，無論是身高、學識或是情感，多的是還沒經歷過的年歲，

或許少年會變得成熟、或許還是天真的像個孩子，男子只希望自己不要提前老去，讓他在遙遠

的未來裡也能看著對方眼底的晴空。 
 
＊ 
 
兩人之間的距離瞬間被拉近，聽見熟悉的聲音在離自己不到幾公分的地方響起，少年反射性

地抬起頭，然後出現在眼前就是如同琥珀一般清澈的雙眼。這讓少年慌張地轉移視線，至少不

需要再盯著對方看。 
 
「那我會努力長高的⋯⋯」少年的手攥緊對方在高中時，在跟自己的年紀相同時曾穿過的衣物。

明明就是相同的年紀，但是尺寸卻相差上不少。那就像是在提醒著他們之間大到難以補上的

差距一樣，有可能哪天，會連走在前頭的那個人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所以在那之前，請你⋯⋯

好好的等我⋯⋯」 
 
＊ 
 
少年頭上的毛巾被掀開，取而代之的是寬大的手掌輕覆著微涼的髮絲，指尖順著臉的輪廓彷

彿細細描繪，觸及佐藤迴避的眼角：「好啊，不管多久我都等你。」唇角的弧度半分未減，男子

起身的時候，朝少年的額頭輕吻了下。雖然知道佐藤想長高，但或許長得慢一點也不壞。 
 
「不過還是快點換好褲子吧？」說著便走到床邊，闔上剛才擱著的小說放回書桌，男子敞開雙

人床上的棉被，將細框眼鏡折疊在床頭櫃前，便空著身旁枕頭的位置，等人自己躺進來。 



 
＊ 
 
「唔、嗯、我馬上就換好！」少年抱著褲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間，沒多久後就穿著比較合身的

褲子回到房裡，鑽進男子的被窩。少年側著身子，面朝向男子的那一邊。雖然有試著閉上眼睛

讓自己睡著，但卻被自己的心跳聲吵到無法入眠。他用指尖勾住了男子的衣服問著：「宵的身

體有好一點了嗎？」 
 
＊ 
 
被窩裡的男子亦側向少年，他悶悶的發著單音，才緩緩開口：「喉嚨好一點了⋯⋯」低沈的話聲透

露著慵懶的睡意，那雙琥珀色的眼被睫毛半掩著，床前的檯燈早已熄滅，漆黑的房間如窗外的

夜，只剩月光從窗簾的間隙悄悄撒落，靜靜流淌在兩人之間。明明比平時多了一個人的體溫，

男子卻這麼說著：「⋯⋯只是、還有一點冷。」 
 
男子的手試探地伸向佐藤的腰際，觸及那稍顯嬌小的背：「這樣就好了。」 
 
＊ 
 
「嗯⋯⋯」被那樣抱著，讓少年很自然地移動身子，往宵的方向靠近了些，「很溫暖⋯⋯」 
 
心跳聲這時候猶如安定著少年的節拍一樣，他稍微挪了下位子，讓自己的頭能靠到宵的身上，

手則是像在模仿對方的動作一樣，繞到對方的背後，像是要把男子拉入自己懷中一樣。他彷彿

可以聽見不屬於自己的心跳聲和呼吸聲，被誰環繞的感覺讓少年閉上了眼睛。 
 
「那、晚安？」少年說：「如果這樣能讓宵溫暖一點的話。」 
 
＊ 
 
他滿意地闔眼：「嗯，晚安。」懷抱著彼此的冬夜，男子的呼吸逐漸與少年同步而平緩，內心的

不安被對方的心跳一點一點地驅散，這是他近日睡得最安穩的一次。 
 
＊ 


